
跨文化翻译需要树立六个重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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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外介绍中国的思想、观念、情况时，难免要涉及许多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如果翻译不准确，
轻则理解失误，重则产生相反效果甚至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通过考察大量跨文化翻译案例，研究认为，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应该树立一些新的观念：１．应从外国人（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人）的角度判断翻译是否正
确；２．不能仅根据辞典了解一个外文词汇的含义，更要看其在实际使用中所代表的含义；３．不译不等于不释，零
翻译不等于零解释，音译只是第一步，用外语为其撰写解释是更重要的工作；４．网上辞典收录词汇时应遵循
“下限原则”，尽力收入中国新造“外去语”；５．在对外翻译时，要考虑翻译活动中的经济学规律，外国人倾向于
使用比较简洁的汉语音译，弃用繁琐的外文意译；６．在音译中国文化负载词时，可以以汉语拼音为基础，但也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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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思想观念、介绍中国的情况和进步时，难免要涉及很多中国文化负载词。

如果翻译失误，外国人民看不懂这些词，或者理解出来的含义和中国人的原意截然相反，那么，我们的努

力就会白费，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

２００５年，龙落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因为龙在英语里被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和欧美文化中最大的恶魔同名。
这件事引起了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工作的广泛关注。十余年来，在很多人士的推动下，一些中国文化

负载词被重新翻译，避免了混淆，例如国家体育总局规定“象棋”应该译为 ｘｉａｎｇｑｉ，北京和上海京剧院已
经把“京剧”译为 ｊｉｎｇｊｕ，“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把“仁”“神”“风骨”“君子”和“有无”等改为音
译，中国龙舟协会和亚洲龙舟协会已经把“龙舟”译为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把“龙”译为
ｌｏｏｎｇ。但是外交部、外文局和中央编译局的专家们，以及翻译学界很多学者仍然坚持译龙为 ｄｒａｇｏｎ 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８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带领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故宫时说：“我们
叫龙的传人。”他的随行翻译将“龙”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因此，中国文化负载词外译工作中的“龙头”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解决。

笔者对大量跨文化翻译案例进行了研究，认识到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应该树立一些新的观

念。下面结合实例逐一讨论。

一　 应该从以目的语为母语之人的角度判断翻译是否正确

２０１５年 ９月 ２７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赠送艺术品“和平尊”（又名“和平樽”），以纪念
其成立 ７０周年。新华社报道说：这座一人多高的和平尊的“顶部龙饰象征守望和平”①。新华社英文

２７

①

【作者简介】黄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习近平出席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和平尊”仪式》，新华网，２０１５年 ９ 月 ２７ 日，记者王丰丰、长远，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９ ／ ２７ ／ ｃ＿１２８２７２７２１．ｈｔ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６，２０１８



　 　消息将这句话译为“ｗｉｔｈ 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ａｐｅ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ｓ ｔｏ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①。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日，这座和平尊被正式安放在联合国总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结一也称这些龙饰为 ｄｒａｇｏｎ②。

中国人都知道这个 ｄｒａｇｏｎ是指中国的龙，是吉祥和力量的象征。但是，欧洲神话虚构的动物杜拉
更③在英语中的名称也是 ｄｒａｇｏｎ，它的象征意义和中国龙截然相反，主要象征邪恶和非正义。

同样在联合国总部，矗立着一座名为 Ｇｏｏｄ Ｄｅｆｅａｔｓ Ｅｖｉｌ（正义战胜邪恶）的雕塑，它由苏联政府于
１９９０年赠送给联合国，纪念其成立 ４５周年。联合国多媒体网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介绍说：这
座雕塑塑造的是欧洲英雄圣乔治正在刺杀杜拉更（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ｄｅｐｉｃｔｓ 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④。
这座雕塑的特殊之处在于，杜拉更的身体部分直接使用了美苏两国销毁中程核武器时拆毁的苏联 ＳＳ２０
和美国潘欣核导弹的部件（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Ｓ２０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ｓｈ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Ｒａｎｇ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１９８７．）。这座雕塑生动地象征着美苏两国的裁军行动（Ｉｔ ｉｓ ａ ｖｉｖｉｄ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显然，这
头杜拉更象征的是核战争的威胁。

欧美国家的人用 ｄｒａｇｏｎ一词称呼象征核战争威胁的恶魔，中国则用 ｄｒａｇｏｎ 一词称呼守望和平的神
兽———龙，这显然是不妥的，不仅没有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反而扭曲或模糊了中国声音的原意，向世

界人民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至少会让很多外国朋友感到困惑。很多中国人认为，随着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逐渐增加，外国人已经知道中国的 ｄｒａｇｏｎ是好的，和欧洲的 ｄｒａｇｏｎ不同。因此，译龙为 ｄｒａｇｏｎ 不会导致
外国人误解。这种说法是典型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跨文化传播，而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传

播效果。用外语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可能不理解，因为外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要让中国人理

解，必须使用中文例子。

如果意大利人把他们的快餐 ｐｉｚｚａ汉译为“砒霜”，然后向中国人解释：“意大利的砒霜和中国的砒
霜不同，意大利的砒霜是美食，不是毒药。”即使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这一翻译，知道两者虽然名称相

同，但是内涵截然相反，我们中国人会有什么感觉？至少会觉得很荒谬吧？即便意大利人为他们的传统

美食 ｐｉｚｚａ创作最有趣的广告，把“砒霜店”布置得美轮美奂，我们中国人多半也不敢去品尝这种名称奇
怪的美食，更不会同意自己的孩子去“铤而走险”。有人认为这个例子不现实，意大利人不可能把自己

的美食和中国的毒药同名。的确如此，这是因为意大利人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遵循了正确的原则，或

者说遵循了最基本的常识。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违背了这些原则和常识，迟迟不去纠正中国的象

征———龙———与欧美国家的魔鬼杜拉更同名这一错误，这和把美食的名称 ｐｉｚｚａ 汉译为“砒霜”没什么
两样。

另一方面，既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龙和欧洲的杜拉更内涵截然相反，外形和习性也有很多差

异，为什么不在英语中给中国的龙另取一名呢？为什么不设法去一劳永逸地根除误读，反而要维护时时

引发误解的错误翻译、不断地向外国人解释呢？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发生了变异，尚且要另取新名

“枳”，为什么对中国对外宣传的常见主角———龙———要这么吝啬呢？

二　 不能仅根据辞典了解一个外文词汇的含义，更要看其在实际使用中所代表的含义

辞典对一个词汇的解释，只是客观记录人们对它的理解，这不等于根据这些解释进行的跨文化翻译

不会出错。在英语辞典中，ｄｒａｇｏｎ被解释为恶魔之外，又被解释为东亚地区的神兽。这只是对 ｄｒａｇｏｎ 一
词使用现状的描述，但不等于这一现状是合理的。把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 互译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至少从 １９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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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致产生歧义，笔者把欧洲的 ｄｒａｇｏｎ音译为“杜拉更”，而不是按照现在常见的做法，将其译为“龙”。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Ｇｏｏｄ Ｄｅｆｅａｔｓ Ｅｖｉｌ”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ｓ ／ ｐｈｏｔｏ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９８ ／ ００４９８９１．ｈｔｍｌ．



纪开始，就不断有外国人发现并指出龙和杜拉更有显著的区别。

１８８２年，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牧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Ｐａｇｏｄａ，Ｌｏｏ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ｏｎｇＳｈｏｏｙ（宝塔，
龙和风水）。他写道：“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ｏｒ ｄｒａｇｏｎ，ａ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ｇｌｅ ｉｓ ｔｏ ｕｓ，ａｎ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ｍ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ａ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ｆａｂｕｌｏｕｓ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ａｂｌｅｓ，ｂｕｔ ｆａｒ ｓｕ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ｕ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ｄｉｖ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ｉｔ．”①

（龙通常被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它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就和鹰对我们的意义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一种
神秘的、巨大的生物，在很多方面和西方神话中的杜拉更相似，但远远优于杜拉更。它不仅是超自然的，而

且还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特质。）他并非第一个把龙音译为 ｌｏｏｎｇ的人。据笔者考据，早在 １８１４年，第一个
英译《论语》的英国传教士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马希曼）就已经把“龙”字注音为 ｌｏｏｎｇ了。②

１９２３年，美国人 Ｎｅｗｔｏｎ Ｈａｙｅｓ（海斯）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英文书名是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中文书名
只有一个字：龙。他指出龙和杜拉更在外形上的差异之后，在书中写道：“Ａ ｓｔｉｌｌ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ａｓ ａ ｃｒｕｅｌ ｍｏｎ
ｓｔｅｒ，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ｖ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ｖｅｒｙ ｎｅａｒｌｙ ｉｔｓ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ａ 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ｏ ｍａｎ．”③（中国龙和西方杜拉更
更大的差异在它们的性情方面。欧洲的杜拉更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怪物，是所有邪恶事物的化身，人

类的敌人。……然而，中国的龙在这方面几乎截然相反。它是一种行善的生物，人类的朋友。）

１９３１年 ２月 １２日，牛津大学汉语教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ｏｏｔｈｉｌｌ（中文名“苏慧廉”）在英国皇家亚洲
文化协会（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做了一场报告，他在描述了龙和杜拉更的差异后说：“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ｓｅｅｍ ｗｉｓｅｒ ｔｏ ｃａｌｌ ｔｈｅｍ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ｍｅｓ，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Ｌｕ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ａｃｔｏｒ．”④（这两种东西是如此的不同，为它们取不同的名字显然是明智的，可
以用来自中文的名字 Ｌｕｎｇ⑤称呼这个国家的施惠者。）

美国语言学家奈达（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Ｎｉｄａ）是《圣经》翻译界的权威，曾经在中国多所大学讲学。他在
１９８１年出版了一本书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跨文化的语义》），书中写道：“．．． Ｂｕｔ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ｙｍｂｌｉｃ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ｐｏｗｅ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⑥（……但是绝大多
数涉及文化差异的问题都要复杂得多：在同一个对象上，会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价值观。例如，和《启示

录》里说的不同，在东方，ｄｒａｇｏｎ（龙）没有被视为有威胁的动物，也没有被视为强大的、压倒一切的邪恶
力量的象征；相反，ｄｒａｇｏｎ（龙）意味着好运。）认识到龙和杜拉更的差异后，奈达对翻译界提出了忠告：
“Ｉｎ ｍｏ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ｄｒａｇ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ｉｍｐｌｙ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ｆｅａｒｓｏｍｅ，ｂｕｔ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
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１）ａ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ｒｅｐｔｉｌｅ’ｏｒ ‘ｆｅａｒｓｏｍｅ ｓｎａｋｅ’ｏｒ（２）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ｎｏ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⑦（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ｄｒａｇｏｎ一词意味着某种可怕的东西，但是在东方一些地方，它被认为是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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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Ｒｅｖ．Ｊ．Ｅ． Ｗａｌｋｅｒ，Ｐａｇｏｄａ，Ｌｏｏ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ｏｎｇＳｈｏｏｙ，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Ｖｏｌｕｍｅ ７８，Ｇｏｏ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１８８２，
ｐ．５１５．

［英］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中国言法（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Ｇｏｏ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１８１４年。
［美］Ｌ． Ｎｅｗｔｏｎ Ｈａｙｅ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 ／龙，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本，第 ４１—４２ 页。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ｕｍｅ ６３，Ｉｓｓｕｅ ２，Ａｐｒｉｌ １９３１，ｐｐ．４９８５９９，ｈｔｔｐ：／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ｏｒｇ ／ ．
ｌｕｎｇ是“龙”的威妥玛拼音。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停止使用这种拼音法。
［美］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Ｎｉｄ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Ｒｅｙｂｕｒｎ，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ｒｂｉｓ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１，ｐ．２．
Ａ ｍｕｒｉｔ 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Ｎｉｄａ，ｔａｔｌ ?ｅｃｈｉｖａｌｅｎ爫ｅｉ ｄｉｎａｍｉｃｅ ｎ ｔｒａｄｕｃｅｒｅａ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ｉｉ，ｈｔｔｐｓ：／ ／ ｖａｉｓａｍａｒ．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２８ ／ ．



荣和好运的象征。因此，在把这个词译为东方的某些语言时，应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１．使用某些不同的表
达方式，例如将其译为“令人恐怖的爬行动物”或“可怕的蛇”；２．做一个旁注，解释其内涵的不同。）

外国人了解了中国文化后，知道龙不应该继续被称为 ｄｒａｇｏｎ，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也不能被称为“龙”，
或至少应该做一个注释。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了解 ｄｒａｇｏｎ一词在外国人心中的真实含义，也应该看它的
实际使用情况。

笔者收集了几百年来大量国外时政绘画（宣传海报和报刊漫画）①，发现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被世界各
地的画家们用来象征几乎一切负面事物，在战争和革命时期，敌对双方的宣传机器都把对方描绘成杜拉

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相互把对方比喻为杜拉更；在俄罗斯革命中，红军和白军相

互把对方比喻为杜拉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和纳粹德国相互把对方画成杜拉更

（图 １）；在冷战中同样如此，美苏双方把对方比喻为杜拉更。在反恐战争中，美国漫画家把恐怖主义组
织画成杜拉更。与此同时，伊朗画家把美国画成杜拉更，阿拉伯画家把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画成杜拉更。

在欧美各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敌对政党也都把对方或其反对的事物比喻为杜拉更（图 ２）。

图 １　 二战时期的宣传品
左：波兰反纳粹海报；右：纳粹德国出版物的封面

图 ２　 美国政治漫画
左：特朗普反对的事物是杜拉更；右：特朗普是杜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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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跨文化翻译需要树立六个重要观念

① 黄佶：《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２０１５年，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 ／ ｙｌｆｙ。



由此可见，在欧美人心里，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的象征意义是非常负面的，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应该和它
划清界限，不能与它同名。

在欧洲一些地区和城市，人们把杜拉更视为守护者。在不少童话故事和影视作品中，杜拉更是正面

角色。这是很多人坚持译龙为 ｄｒａｇｏｎ的理由。德国学者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中文名“裴德思”）指出：“欧
洲的杜拉更根本没有变得友善，它们只是被降服了而已。”（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ｈａｖｅｎ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ｅｒ
ａｔ ａｌｌ，ｔｈｅｙ ｊ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ｕｂｊｕｇａｔｅｄ．①）欧美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敌人比喻为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因为在
基督教文化中，杜拉更是最大的恶魔，杀死杜拉更是英勇而正义的行为。因此，在宣传中把敌人画成杜

拉更，可以为己方获得道德合法性，从而有利于争取其他人的支持。

中国龙愿意被西方人降服吗？显然不愿意。由此可见，文化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

同文化中的特有事物，使用完全独立的专用名称，以免在跨文化传播时“窜味”。

中国父母为孩子取名时、企业创建品牌时频频使用“龙”字，足以说明龙的象征意义主要是正面的。

很多人以“ｄｒａｇｏｎ并非总是代表坏的东西”为理由，反对为龙创造一个新名字。但是，为什么要在 ｄｒａｇｏｎ
总是代表坏的东西的时候，才为龙改译呢？ｄｒａｇｏｎ 经常代表坏的东西，不就足以说明龙不能被称为
ｄｒａｇｏｎ了吗？龙是中国的象征，把龙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不仅不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反而方便了反
华势力妖魔化中国，赋予了他们的反华行为以道德正当性，主动让反华势力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部分甚

至完全抵消了中国对外宣传的正面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欧美儿童自幼接触描绘英雄杀死杜拉更的童话故事、戏剧、电影、动画片以及各种

雕塑和绘画作品，从小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是恶魔，应该杀死它们。”很多学校还把
时政绘画作为教学辅助材料，其中不乏把本国的敌人比喻为杜拉更的作品。在欧美，“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ｈａｓ ａ
ｄｒａｇｏｎ ｔｏ ｓｌａｙ”（每个人都有一头杜拉更等着他去杀死）是一句励志格言，常被大人用于鼓励孩子战胜困难。
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在遇到自称为 ｄｒａｇｏｎ（龙）的后代（“传人”）的中国人时，在和中国发生意识形态或利
益冲突时，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那时再对他们宣传中国的善意，就为时已晚，而且也未必有效。

１９９４年，在卢旺达内战中，胡图族人杀害了近百万图西族人，震惊世界。胡图族电台和杂志在煽动
民族仇恨时，把图西族人称为“蟑螂”（ｉｎｙｅｎｚｉ，卢旺达语），以此污名化图西族人，使胡图族民众去人性
化，兽化（ｄｅ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把杀人（杀戮图西族人以及帮助图西族人的胡图族温和群体）视为理所当然，
没有心理障碍。图西族人被称为“蟑螂”是被动的。但中国人坚持译龙为 ｄｒａｇｏｎ 却是在主动称自己是
“恶魔杜拉更”，主动帮助我们的敌人妖魔化（ｄｅ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中国人。

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现在致力于解决“挨骂”的问题，国家为此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但是，自称“龙的传人”的中国人译龙为 ｄｒａｇｏｎ，是自己在“找骂”。因此，在考虑翻译问题
时，不能只看辞典，视野不能只局限在外语上，还要了解历史、政治与文化，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

一个事物的名称不是几个文字的简单组合，它身上承载着大量背景信息甚至好恶情感。在对外宣

传时，我们完全可以为中国事物创造各种专用新词，然后赋予它们相关的信息和情感，准确对应原中国

概念，不产生任何歧义。

三　 不译不等于不释，零翻译不等于零解释

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时，音译文化负载词是全世界常用的做法。但是，很多中国人担心音译

中国特有事物名称会使外国人看不懂。实际上音译（创造外文译名）只是第一步，用外语为其撰写解释

是更重要的工作。

外国的东西进来，如果只有音译，我们也是看不懂的，例如“呜呜祖拉”（ｖｕｖｕｚｅｌａ）。但是，只要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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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Ｌｏ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ｄｒａｇ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２０１１６，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ｄｙ ／ ２０１２
０１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４５０１９５．ｈｔｍ．



句介绍或看一眼解释，我们就明白了：“这是南非土著人使用的一种长喇叭。”配上图片就更容易一目了

然了。网上辞典还能播放吹呜呜祖拉时发出的声音。显然，并非只有把 ｖｕｖｕｚｅｌａ 生硬地“意译”为“南
非唢呐”，才能使中国人看懂。如果硬要把 ｖｕｖｕｚｅｌａ译为“南非唢呐”，反而要引起中国人的困惑了：“南
非土著人怎么会有唢呐？”如果这样翻译 ｖｕｖｕｚｅｌａ，那么在南非人对中国人民介绍南非情况时，中国听众
的脑子里反而要乱套了。

一个新词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注释，在说话或文章中使用。音译新词第一次出现在一

次讲话或一篇文章中时，可以在它后面写上短注释。例如：“在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很多球迷吹起了

呜呜祖拉（南非土著人使用的一种长号）。”可以根据讲话或文章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撰写短注释。例

如讲中国祈雨风俗的文章，可以把龙解释为一种神兽，掌管雨水；介绍“龙的传人”的文章，可以把龙解

释为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象征，等等。长注释主要用于辞典，对新词进行全面的详细说明，并可配上图片。

如果是电子辞典或网上辞典，还可以配上音频或视频等多媒体资料。

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中国的“君子”原来

被英译为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显然词不达意，因为“君子”的含义非常丰富，远远不是一个“绅士”所能表达的。于
是该工程的专家将其音译为 ｊｕｎｚｉ，用这个新词作为符号，代表“君子”这个概念的复杂含义。为了帮助
外国人看懂，该工程的学者为其撰写了短注释和长注释，分别为：

Ｊｕｎｚｉ（Ｍａ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Ｊｕｎｚｉ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ａ ｒｕｌｅｒ ｏｒ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ｍｅ ｔｏ ｍｅａｎ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ｏｆ ｔｒｕ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ｊｕｎｚｉ ｉｓ ｘｉａｏｒｅｎ，ｗｈｉｃｈ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ｔｔｙ ｍｅｎ．”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ｊｕｎｚｉ ｉｓ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ｗｈｏ ｉｓ ａｂｏｖｅ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ａ
ｓａｇ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 ｍａ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Ｄａｏ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Ｄａｏ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ｒ ｇａｉｎｓ．①

奇怪的是，“君子”被译为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只有歧义、没有贬义，该工程的专家学者仍然把它改译了。但把
“龙”译为 ｄｒａｇｏｎ，不仅有歧义，而且有强烈的贬义，专家学者却拒绝改译。② 十余年来，笔者在宣传重新
译龙时遇到了无数反对者，理由千奇百怪，国人留恋 ｄｒａｇｏｎ一词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龙”译为 ｌｏｎｇ。但是，在英语里，ｌｏｎｇ 是一个常用
词，本来就具有多种含义。译龙为 ｌｏｎｇ会导致歧义，例如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ａｉｌ 这本书不是讲龙尾巴的故事，而
是在讲“长尾理论”。因此，将“龙”音译为 ｌｏｏｎｇ 可以避免歧义。这一译法已经得到了一些运用。２００６
年，中国自主研制的 ＣＰＵ芯片“龙芯”被英译为 Ｌｏｏｎｇｓｏｎ；２０１１ 年，中国察打一体无人机“翼龙”被英译
为 Ｗｉｎｇ Ｌｏｏｎｇ；２０１７年 ７月首映的电影《龙之战》的英文片名是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Ｌｏｏｎｇ。

“译名———短注释———长注释”这一结构也适用于介绍其他中国特有事物，例如中国菜肴。中国餐

馆的外文菜单可以使用下面这样的结构：

译名：音译，接近菜名的中文发音，不仅简洁，而且能让中国服务员听懂；

短注释：菜肴的物质内容———菜肴的主要原料和烹饪方法，以帮助外国食客点菜；

长注释（可选）：菜肴的文化内容———菜肴的起源和故事等，使外国人进一步了解菜肴背后的文化，

既可以使他们在等菜时有事可做，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谈资。

四　 网上辞典收录词汇时应遵循“下限原则”

要建设好有利于中国的国家话语生态，建设好供外国人使用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辞典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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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Ｊｕｎｚｉ，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ｎ ／ ＥＮ ／ ｓｈｕｙｕ＿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ｓｈｕｙｕ＿ｉｄ ＝ ２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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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传统纸质辞典时，是否收入一个词汇，依据的是“上限原则”：有足够多的人使用，有足够长

的历史，或者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纸质辞典不能太厚。

但是网上辞典的空间几乎无穷大。笔者个人建立的“龙 Ｌｏｏｎｇ 网”（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存储空间为一千
兆字节（Ｇｉｇａ ｂｙｔｅ），每年租金为一百元人民币，如果纯粹存储文字的话，可以存储数亿个汉字，而官方机
构或企业拥有大量资金，所建网站的空间肯定会大得多，可以存放天文数字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文

件。所以，网上辞典完全可以按照“下限原则”尽可能多地收入词汇：即使只有一个人提出某种译法，即

使只有少数人在使用，即使缺乏影响力，也可以收入，以免外国人遇见某个生词时空手而归。

例如中国的龙，现在有各种译法，除了 ｄｒａｇｏｎ 之外，还有 Ｌｏｎｇ、Ｌｏｏｎｇ、Ｌｉｏｎｇ、Ｌｏｒｎｇ、Ｌｏｎｄｅｉｔｙ 等新
译法。这些词汇都可以收入。可以在后几种译法下写明它们还不是最后定论，尚未得到权威机构或学

术界的普遍认可，其解释仅是少数人的建议。这样，外国人遇到这些词汇时，不至于毫无头绪，无法继续

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章。

中国文化负载词网上辞典可以专门新建，也可以利用网上现有的开放辞典，如维基百科（Ｗｉｋｉ）和
都市辞典（Ｕｒｂａ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等，主动添加新词汇及其注释。有志于参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机构和个
人，无须等待权威外宣部门慢慢想通对外传播的道理，可以主动翻译中国文化负载词，为其撰写外文注

释，并利用自己的网站和博客等自媒体平台发布。搜索引擎无孔不入，外国人能够通过搜索互联网看懂

这些中国文化负载词。

语言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官方专家提出的译法未必会被普遍接受，民间业余爱好者建议的译

法未必不会受到大众青睐。而且民间百花齐放也能扩展官方专家的思路，搞好外译工作。

五　 在对外翻译时，要考虑翻译活动中的经济学规律

语言是供使用的，因此，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越简洁越好。我们自己也经常在简化语言，例如

“中央电视台”被简化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被简化为“春晚”，“费拉德尔菲亚”被简化为“费城”，

“马尔维纳斯群岛”被简化为“马岛”。

外文译为中文时同样如此。ｐｉｚｚａ最初被意译为“意大利馅饼”，后来被简洁的音译“披萨”所取代；
ｃｅｍｅｎｔ最初被音译为“水门汀”，后来被比较简洁的意译“水泥”所取代；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最初被音译为“德律
风”，后来被简洁的意译“电话”取而代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具体是音译还是意译，最终很

可能不是取决于翻译理论，而是取决于哪种译法更为简洁。即使中国的龙被官方规定译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一旦外国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简洁的音译方法 Ｌｏｏｎｇ，也会迅速改用后者。

２００６年，国外新闻媒体报道了笔者译龙为 Ｌｏｏｎｇ的建议之后，外国人在来信讨论时就立即开始使用
这种译法了，包括反对我这一建议的外国人。一位美国研究《圣经》的教授反对我把龙和杜拉更区分开

来，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Ｙｏｕ ｓａｉｄ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ｏｒ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ｓ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ｉｂｌｅ
Ｐｒｏｆ． Ｉ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ｌｉｋｅ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ｄｒａｇ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Ｌｏｏ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ａ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ｅｓ ｅｖｅ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ｌｏｏｎｇ ｆｏｒ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１３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ｄｅｐｉｃｔ ｅｖｉｌ 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Ｓａｔａｎ）． ．．．（你说你要告诉外国人龙和杜拉更的区别。作
为美国《圣经》教授，我也要向人们介绍《圣经》中的 ｄｒａｇｏｎ 一词。中文“龙”字的含义和英语
单词 ｄｒａｇｏｎ的含义是一样的。中文版《圣经》就是把 ｄｒａｇｏｎ译为“龙”的。它十三次使用“龙”
字描述罪恶和魔鬼（撒旦）。……）

这位美国教授的来信说明，为龙取一个外文专用名词 ｌｏｏｎｇ即使对于反对重新译龙的人来说也是有
好处的，这可以使他们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龙和杜拉更是一回事。这封信的另一个价值是，它告

诉我们：中文版《圣经》有十三处将 ｄｒａｇｏｎ译为“龙”，以此称呼恶魔。这再次警示我们再也不能把龙和
ｄｒａｇｏｎ互译了。虽然《圣经》的历史很悠久，但它至今仍然在欧美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美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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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宣誓就职时，都是要把手按在《圣经》上的。

英语等拼音文字是一维文字，只能通过水平方向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含义，例如 ｗｏｒｋ、ｗｏｒｋｅｒ、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等。然而汉语是二维文字，在垂直方向也能发生变化，例如高、搞、篙、藁、!等等。因此，汉语用较
少的音节就可以产生较多的含义，这决定了把汉语词汇译为拼音文字时，音译比意译简洁，耗费的音节

数和字母数比较少。因此，翻译过程中的经济学规律决定了在外译中国概念时，音译方案往往会占据压

倒性的胜利。即使最初有意译方案，音译方案还是可能后来居上。例如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武术”的意译）不
敌 Ｋｕｎｇ Ｆｕ（“功夫”的音译）；Ｓｐｉｃｙ ｄｉｃ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ｅａｎｕｔｓ（宫保鸡丁）被 Ｇｏｎｇ Ｂａｏ Ｊｉ Ｄｉｎｇ 所取代。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想搞好对外宣传工作，也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否则就会事倍功

半，甚至适得其反。

很多人担心音译中国概念产生的外文新词汇会显得很“怪”，不像外语。实际上这体现了异国特

征，外国人反而更喜欢。我们同样如此。如果 ｃｏｆｆｅｅ 被汉译为“提神茶”，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被汉译为“黑香糖”，
ｃｉｇａｒ被汉译为“大烟卷”，ｈｕｍｏｕｒ被汉译为“暗噱语”，ｄｉｓｃｏ被汉译为“摇头扭臀舞”，ｂｉｋｉｎｉ被汉译为“戏
水遮羞布”，这些译文完全是中国化的，但我们中国人还会觉得它们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吗？

中国事物名称外译的方法是否正确，可以借用外国事物名称汉译的方法来判断。我们不能实行双

重标准，在外国事物进来时，很欢迎充满异国情调的、无法直接理解其含义的音译名称（例如“华尔兹”

“白兰地”），把中国人学习一个新的外来中文词汇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中国事物走出去时，却不愿意

让它们的外文名称携带中国特征，坚持使用很冗长的意译（例如油条被译为“ｄｅｅｐｆｒｉｅｄ ｄｏｕｇｈ ｓｔｉｃｋｓ”），
唯恐外国人不能一眼看懂其含义，害怕外国人太懒或太笨，不肯学或学不会从中文音译出来的“外去

语”（例如“ｙｏｕｔｉａｏ”），即使这样做可能导致外国人理解错误，也在所不惜。如果这一方法还是不能确定
我们的外译思路是否正确，可以把中国事物名称的各种可能外译法告诉外国人，让他们去选择，例如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和 Ｌｏｏｎｇ，让客观规律自己发生作用。
牛津英语辞典（Ｏ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一直在积极收入世界各地的新英语单词。香港英语

ａｄｄ ｏｉｌ（加油）近日被收入了。为什么音译 ｊｉａｙｏｕ 落选了？可能是因为两者字母一样多，虽然前者音节
略有增加，但比后者容易理解得多，所以权衡下来选择前者。这是符合翻译经济学规律的。

六　 可以根据汉语拼音进行音译，但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很多人批评 ｌｏｏｎｇ这种译法违背了拼音字母规则。但是，中国于 ２００９年推出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
本规则》在 ２０１２年进行了修订。这个国家标准的第 ５．５条规定：“除了《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符号标调
法以外，在技术处理上，也可采用数字、字母等标明声调……”①比如，“陕西”和“山西”的汉语拼音完全

一样，依据上述规则，“陕西”被译为 Ｓｈａａｎｘｉ②，增加了一个字母 ａ，以区别于 Ｓｈａｎｘｉ（山西）。同样如此，
ｌｏｏｎｇ增加了一个字母 ｏ，用最简洁的方法区别于 ｌｏｎｇ 这个英语常用词，以避免误读。因此，这一拼写法
并未违背中国的法律法规。

Ｌｏｏｎｇ方案存在一个缺点：拼写形式和它相近的一些英文单词的含义不好，例如 ｌｏｏｎｙ、ｌｏｏｎ 和 ｌｏｏ
等，可能产生负面联想。但因其较为简洁，发音很接近汉字“龙”，而且李小龙这样的偶像级英雄人物的

英文名也使用了 ｌｏｏｎｇ③，所以接受的人比较多。“龙”字至少从 １８１４ 年开始被注音为 ｌｏｏｎｇ。之后一直
有人将“龙”音译为 ｌｏｏｎｇ，并延续使用至今，中间没有间断。④ １９４０年代，上海出品的“龙凤牌香烟”的英
文品名就是 Ｌｏｏｎｇ Ｖｏｏｎｇ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根据汉语拼音音译中国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应该根据各国语言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微调，以便译文

９７

黄佶：跨文化翻译需要树立六个重要观念

①

②

③

④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ｈｔｔｐ：／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２２９２５８９．ｈｔｍ。
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ａａｎｘｉ．ｇｏｖ．ｃｎ ／。
Ｌｅｅ Ｓｉｕ Ｌｏｏｎｇ这个英文名外国人用得比较少，他们主要使用李小龙的另外一个英文名：Ｂｒｕｃｅ Ｌｅｅ。
黄佶：《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２０１５年，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ｏｏｎｇ．ｃｎ ／ ｙｌｆｙ。



的发音接近中文原文的发音。

２００９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文，规定象棋的“英文译名采用‘Ｘｉａｎｇｑｉ’”，此举非常有助于推动保
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为了避免出现“英语特殊化”现象，中国官方的合适说法应该是：“Ｘｉａｎｇｑｉ 是
‘象棋’的罗马字母拼写法。”而不要明确说它是“英文译名”。另一方面，在 Ｘｉａｎｇｑｉ进入各国语言时，为
了便于该国语言的使用者，可以也应该根据各国语言的拼写习惯，做适当的调整。例如，因为 Ｘ和 Ｑ在
英语里的发音和在汉语拼音里不同，Ｘｉａｎｇｑｉ在英语里的发音不是“象棋”，因此，实际的英文译名可以是
Ｓｈｉａｎｇｃｈｉ，这个拼写的英文发音才比较接近“象棋”在中文里的发音。中医术语“气”也经常被音译为
Ｃｈｉ。也就是说：是借用现有外文词汇 ｃｈｅｓｓ对“象棋”勉强进行意译，还是按照“象棋”的中文发音音译
成外语，主动权理应在我方（中国），但各国语言具体如何把此发音拼写出来，可根据各种语言的具体情

况确定。这样的实例也是存在的。韩国首都“首尔”的外文译文在英语中是 Ｓｅｏｕｌ，在捷克语中是 Ｓｏｕｌ，
在葡萄牙语中是 Ｓｅｕｌ，在拉脱维亚语中是 Ｓｅｕｌａ，在立陶宛语中是 Ｓｅｕｌａｓ，在西班牙语中是 Ｓｅúｌ，在匈牙利
语中拼写为 Ｓｚｕｌ，等等。①

结　 　 语

自从 ２００６年来，如何译龙这个问题引发了学界内外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至今仍然分歧严重。但如
果我们把如何译龙一事分解为三个问题，我们就比较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一：龙和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了，就连拒绝改译龙的专家们也知道“‘龙’的概念在中西方完

全不同”“海外很多读者已经知道中国龙不同于西方的龙”②。

问题二：“龙”要不要重新翻译？

不同的事物应该有不同的名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既然龙和杜拉更“完全不同”，那么为龙另外

取一个外文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角度考虑，仅凭欧美各国、各种政治

实体长期和广泛使用杜拉更（ｄｒａｇｏｎ）来象征自己的敌人这一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应
该重新翻译，必须重新翻译。

问题三：如果重新译“龙”，应该怎么译？

目前呼声较高的译法有 Ｌｏｎｇ、Ｌｏｏｎｇ 和 Ｌｉｏｎｇ 等等，这些译法各自都有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因为
现有的重译方案都不太理想，就否定重新译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外语学界和对外传播管理部门可以组织力量，为“龙”创造更好的翻译方法，供大众参考和选择。

简单地拒绝一种不完美的译法，不如提出更合理的方案，让大众主动使用好的译法。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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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ｕｓｅ；３． “Ｎ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ｅｒ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ｓ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ｚｅｒ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ｅｐ． ４．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ｎｙ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６．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ｉｎｙ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ｉｎｅｔｕ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ａｄｅｄ ｗｏｒｄｓ，ｌｏｏｎｇ，ｄｒａｇ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ｙｕｅ，ＨＵ Ｊｉｎｘｉｎｇ ＆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ｉ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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